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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園地】■

隕石滑行的軌跡

拋出美麗的弧線

撞擊的火花燃點了新世紀

無數碎屑四散被黑洞吞噬又吐出

剎那間的停頓後又急速運轉

物質之間引力互相抗衡

星體從此在太空有序

火種留在了地球最深處

燒灼與冷卻不停反覆

岩漿與海水昇騰替換

世界時而混沌時而清明

有生命開始逐步進化

帶來暫時安寧

而一場劇烈的變化

正在醞釀

等待一次爆發與

徹底的撕裂

（作者為香港詩人、《香港詩人》副社長。）

宇宙，愛情或其他
●冼冰燕

【特 稿】■ 在民間煙火中抒寫江湖百味在民間煙火中抒寫江湖百味
——序陸波兄的序陸波兄的《《閒話風情閒話風情》》 ●潘耀明

編按：一個終日追趕時效的報社社長，偏在新聞流水線旁另闢自留地，將不同美食的味道、一眾市井奇人的
傳奇等娓娓道來。陸波的《閒話風情》以三及第語言寫濠江人情，亦在異鄉的鏡子裏照見故園面影，為正在淡
去的風情留下印記。作者與陸波相交多年，字裏行間流露溫情與體察。《閒話風情》即將在香港出版，本版率
先刊登其序，以饗讀者。

【【鄉港鄉港情情】】■■ ●文、圖 綠騎士

以前帶女兒去歌連臣角火葬場拜祭母親（她的外婆），都

得吃力地爬上一段又一段石階。三年前裝了戶外扶手電梯，

從山腳新廈街通往山上靈灰安置處，方便得多了。陰陽兩界

會否也稍接近一些？

從半山遠望鯉魚門海峽，和對岸的西貢山巒，海闊天空，

使人感到無比渺小和短暫。也眺到將軍澳稠密的住宅群，和

部分柴灣工業大廈與屋苑樓宇，卻又都是勞碌的凡塵。

而這兒一壁壁牆上，布滿一列列整齊一致、像小門似的石

碑。上面都有一張照片、幾行字。一生是可以如此簡短地總

結。

有一年深秋來到巴黎以南约三十公里一個小鎮的俄羅斯墳

場。高樹林立，金黃的落葉在空中、地上，美得叫人忘了死

亡。遠見到一張繽紛的厚毯子、柔軟地蓋在矮矮的墓上，原

來竟是用冷硬的馬賽克鑲成的，護着芭蕾舞王子雷里耶夫那

傳奇閃耀的一生——他連墓也不平凡。

不過，無論是卑微的石碑或華貴的王陵，到頭來都是一

樣。使我想到在法國不少城鎮，墓園旁那條路通常稱作「平

等路」。

很喜歡《金銀島》的作者羅拔．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安

魂曲〉：「獵人從深山歸家安詳，海員自汪洋舒然回鄉。」

我想念離去的親友，寫下小詩〈雲的後面〉：「你們陸續

離開這盛筵 / 把我的心頁撕成碎片 / 有一天 / 我也會來到 /

雲的後面 / 你們定要為我 / 安排一個重逢的歡宴」。

（作者為旅法香港作家、畫家。）

雲的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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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這本《閒話風情》，撲面而來的，不是油墨

香，而是老友茶餐廳裏那杯絲襪奶茶的溫潤，是街角

餅店剛出爐的蛋撻的酥香，是夜深人靜時，兩個老友

在報館後巷抽着煙、聊着那些快被風吹散的人和事

時，空氣中瀰漫的，略帶疲憊卻又有絲絲縷縷的溫

馨。

報人與文人
陸波兄是報社社長。這個身份，意味着他終日與頭

條的硝煙、版面的戰場、時效的追迫為伍。新聞是歷

史的初稿，但往往也是最快被覆蓋的底稿。然而，在

這部《閒話風情》裏，我看到的陸波兄，是另一個他

——一個在急促的「採編流水線」旁，固執地開闢出

一小片「自留地」的文人。每日四百字的專欄，是他

從飛馳的時間列車上，硬擠出片刻的閒情，為路邊一

朵野花、一塊殘碑、一碗舊時滋味而作的停留和細

味。

他的筆下，抒寫「詠藜園」手打麵那「爽夾滑，

且久浸不糊」的玄妙，更寫楊夫人那句「老弱傷殘

者例外」規矩背後的慈悲心腸；寫「阿一鮑魚」背

後的男人阿翁，將乾鮑視作生命，「得閒同佢曬太

陽，吹吓風」的癡氣；這雖是報人擅長抓住的題

材，究其實是文人的情懷，他為這些題材注入了靈

魂。他寫美食，從不在菜譜上打轉，而是直探廚人心

竅與世道人情。正如他所悟：「規矩多多，原來『無

他，品管而已』。」這「品管」，品的是食物，更

是人心與世道的成色。

市井中的奇俠與風骨
若說美食是書的皮肉，那第二章「奇人趣事」至第

六章的「憶人懷事」，便是其筋骨與魂魄。作者筆

下，濠江小城，藏龍臥虎。

有精通唐番語、行事「夠賊」的「大賊」，憑機智

周旋於權貴之間；有自修成才、「畫公仔畫出砰砰

聲」的畫壇高手黎老鷹，其尊師重道，令人動容；

更有「疏財仗義」的賢哥，在艱難年代，一紙條子便

能救急扶危，「雖少萬貫錢，卻贏得萬人心」。這些

人物，不一定也都是廟堂之高士，乃江湖之奇俠，他

們的生命力與性情，構成了這座城市最生動的底色。

作者對「報壇泰斗」子誦公的追思，筆力千鈞：

「百載辛勞獻盡雄心持正義；一生愛國敢將鐵筆寫春

秋。」寥寥數語，道盡一代報人的風骨。而寫「馳

騁報壇六十餘載」的「高佬李」，慨嘆辦報之艱辛，

「足令青絲渺渺，牛山濯濯」，亦是自身職業生涯的

註腳。至於「食壇教父」章公的長壽秘訣——「檢討

自己，包容別人」，更是充滿智慧的處世哲學。

這些人物故事，沒有宏大敘事，卻在茶餘飯後的

「閒話」中，豎立了一座座精神的紀念碑。正如作者

觀航天英雄所感：「為事業而奮鬥，雖臨死而不懼，

真英雄也！」英雄不必都在雲端，更多就在這煙火

人間裏，憑藉一點信仰、一點精神，活出了質量。

一座城市的呼吸與心跳
港澳早年曾流行「三及第」文字，文言、白話、粵

語方言共冶一爐，非常生動兼「抵死」。這本書最動

人之處，在於它活色生香的語言肌理。陸波兄用上這

種「三及第」文字，這不僅是一種方言選擇，更是一

種文化立場與情感皈依。那些 「把炮」、「碌

地」、「傾偈」、「有得商量」，不僅是詞彙，更是

這座城市呼吸的節奏、心跳的脈搏。

他用這種語言，為市井奇人畫像。這些人物在規範

的書面語中或許會失色，唯有用這生猛貼地的民間語

言，其形貌之神采、性情之稜角、處世之智慧，方能

躍然紙上，如在眼前。他寫舊時戲院，水上人一家大

細看到入神，散場時「拖鞋隨水漂流，直達台前」

的場景，荒誕又真實。只有用這充滿畫面感與市井幽

默的方言，才能如此傳神，令人莞爾又悵然。

這是一部用聲音寫成的書。讀它，耳邊彷彿響起街

市的喧嚷、茶樓的嘈切、老友談天的笑語。陸波兄用

筆，為這座城市的聲音，做了最忠實的紀錄。

記憶的守夜人
作為陸波兄的朋友，我深諳他對這座城市的深情與

憂慮。這本《閒話風情》，實則是一場對抗遺忘別具

一格的表述。他是這座城市的「記憶守夜人」。

書中鈎沉的，不僅是食物的味道、人物的傳奇，更

是一種正在急速消逝的生活方式、人情網絡與集體記

憶。他寫大賽車空氣中獨特的「電油渣味」，寫新橋

坊會從一張「回鄉介紹書」開始的社區脈絡，寫報館

裏那些「字紙簍」中撿回的歷史碎片。在全球化與城

市更新的巨輪下，許多有形無形的「風情」正被碾

平、掩蓋。陸波兄所做的，便是在它們徹底消失前，

用文字為其「立此存照」。他的筆，是為這些逐漸暗

淡的風景，點亮的一盞盞小燈。雖不足以照亮前路，

卻足以讓後來者知道，這裏

曾蕩漾着另一種風情。

行走與回望
陸波兄的筆觸亦遠遊四

方，從長白山的天池到多瑙

河的波光，從巴黎的血鴨到

京都的庭院。然而，他的行

走從不是單純的獵奇或讚

歎。他總在異鄉的鏡子裏，

照見故園的面影。嘗「大連

牛」而悟「月亮未必外國

圓」；觀雲岡石窟佛像漢化之跡，思文化交融之理；

在伊斯坦堡看見文明疊壓的傷痕，慨嘆「有強權，冇

公理」的歷史弔詭。

他的行走，是帶着問題與比較的行走。世界之大，

最終讓他更清晰地辨識自身文化血脈的獨特與珍貴。

這讓他的文字，在閒適的趣味之下，始終蘊含着一種

清醒的、沉靜的文化自覺。

閒話深處見性情
個人印象，陸波兄平日話不算多，然而在這本《閒

話風情》裏，他卻變得如此侃侃的「好傾」，將一生

的見聞、品味、思索與深情娓娓道來。

這「閒話」，其實是「肺腑之言」。它不構建宏偉

體系，不追求出位的表徵，只是誠實地記錄一個報人

在時代洪流中，用心捕捉到的那些值得珍惜的瞬間、

人物與滋味。這些文字，因這份誠實而有了重量，因

這份深情而有了底蘊。

我相信，無論你來自何方，翻開這本書，都能走進

一個有溫度、有味道、有笑聲也有嘆息的真實世界，

並從中看見，我們終其一生所要追尋與守護的，無非

是這平凡人間裏，那點點滴滴卻又生生不息的風情。

掩卷之際，書中那碗「奧灶麵」的「五熱」標準猶

在眼前：熱湯、熱麵、熱澆、熱碗、熱油。這部《閒

話風情》，何嘗不是以文化的熱忱、記憶的熱度、文

字的熱力，為我們煨煮了一碗足以抵禦時光寒涼的

「精神麵食」？它讓我們深信，只要人間煙火不滅，

這份獨特的「濠江風情」，還會延續下去。

（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

編輯、本版主編。）

▲港澳早年曾流行「三及第」文字，
文言、白話、粵語方言共冶一爐，非
常生動兼「抵死」。陸波也用上這種
「三及第」文字（包括作者自白），
這不僅是一種方言選擇，更是一種文
化立場與情感皈依。 （陸波提供）

▲陸波（筆名西門公子）
新著《閒話風情》，
香港三聯書店版。

（陸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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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入筆底山河入筆底 明月是吾鄉明月是吾鄉 ●王海歌

【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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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潤故土，羿魂鑄金章，忠魂傳千古。

一
岳底村的黃土原，是歲月刻在大地掌心的紋

路。這裏是射日英雄羿神的傳說故里，尚武崇

文、忠義擔當的血脈自遠古奔湧而來，早已化

作岳底人刻入骨血的生命底色。

去年清明，我重返故土。車停家門，推門而

入，風依舊是熟悉的氣息——裹挾着黃土高原

的蒼茫與乾燥，混着乾草燃盡的焦香，裹着鄰

家炊煙漫出的暖意。抬眼望去，原上梯田層疊

鋪展，直抵天際，像父親布滿老繭的手掌，紋

路裏藏着世代耕耘的艱辛，也盛着守望相助的

淳樸人心。

這片土地，不只生長莊稼與煙火，更生長着

沉在血脈裏的力量。那是後輩走出大山的志

氣，是遊子回望故鄉的牽掛，是刻進骨血、生

生不息的希望。

年少離鄉時，村裏識字者寥寥，念完中學已

是稀罕。土窯洞裏，煤油燈昏黃如豆，一本課

本輾轉相傳，邊角磨得發毛。走出大山、奔赴

遠方，是藏在心底最真切的渴望。

原上風大，卷得漫天塵土，卻吹不散鄉親們

最樸素的期盼：盼後輩多讀幾頁書，多走一段

路，把日子過得敞亮、安穩、有奔頭。

父親一生守着這片故土，守着家族根脈，也

守着村口那所鄉村小學。三尺講台續文脈，一

方黃土守初心。即便從縣中學退休，他仍主動

回校，默默執鞭三載，不取分文。

幼時我不懂，為何每次市裏來人，他總將調

令悄悄塞進炕櫃深處。母親念叨：「去了城

裏，孩子能上好學堂，你也不必日日吃粉筆

灰。」父親只是笑笑，繼續伏案批改。那支蘸

水筆伴他數十載，筆桿磨得溫潤發亮，紅墨水

早已染透中指第一關節，滲進皮膚紋理，如高

原上層層疊疊的田壟——歲月在他手上，亦開

出了田。

母親說，那顏色洗不掉了。父親攤開手掌，

淡淡道：「洗不掉，就不洗。咱這行的記號，

就該長在肉裏。」

多年前的冬日，我回鄉為他賀六十大壽。他

將我喚至炕前，窗外風聲嗚咽，煤油燈芯爆出

細碎的劈啪聲。他從舊櫃深處捧出一遝泛黃的

紙，不是宗譜，是信——是他教過的學子，從

四方寄來的念想。有大學錄取通知書的複印

件，有工廠的先進證書，有部隊的立功喜報。

他一張張撫平邊角，如當年輕撫孩童額頭。翻

至最底一封，他指尖微頓，那是恢復高考後首

位考入省城大學的學子所寄，信紙發脆，他卻

折得小心翼翼，如同捧着傳世之寶。

一年多前的夏日，我再歸故里，父親將一冊

民國年間修訂的族譜，鄭重交到我手上。

那是個黃昏，他把我叫到堂屋，從櫃底取出

布包袱，層層解開，紅布裹着的《王氏宗譜》

紙頁泛黃卷邊。他手掌粗糙如黃土，捧着厚重

族譜，翻頁時輕緩至極，彷彿怕驚擾了沉睡千

年的歲月。他望着我，語氣沉鬱而堅定：

「咱岳底不是無名小村，咱王家也非尋常人

家。」

我伸手相接，忽見他攤開的手掌——那根被

紅墨水染透的手指，正輕輕點在宗譜扉頁之

上。紅色指印落於泛黃紙間，如一枚蓋過千年

的傳承印章。

那晚，窗外風聲不止。我捧譜靜讀，紙頁薄

脆如枯葉，字跡模糊不清。可每一頁邊緣，都

留着父親的印記：非墨跡，是那根染紅的手指

反覆翻閱時，蹭上的若有若無的朱紅。原來他

讀過千遍萬遍，每一遍都留下一抹顏色。千年

宗譜，便被他以一生紅墨，一頁頁染透。

那一刻我驟然懂得：父親守的，從來不止幾

頁族譜。他以那根染紅的手指，將「先生」二

字，一筆一畫，寫進了宗譜的字縫深處。

二
一冊宗譜，攤開的便是岳底藏於黃土深處的

千年光陰，是王氏一族以命相託、以血相護的

忠義來路。

南宋之世，中原板蕩，風雨如晦。岳飛將軍

以一身孤勇撐持半壁江山，一腔赤誠昭昭日

月，終不敵奸佞構陷，風波亭一夕飲恨。忠魂

歸天，岳氏滿門與軍中舊部頃刻墜入危崖，朝

野上下噤若寒蟬，昔日同袍或遠遁，或緘口，

唯有王氏先祖一門，以知遇之恩為命，以忠義

二字為天，不肯退後半步。

王良存掌岳家軍糧草輜重多年，胸有丘壑、

腹藏良謀，是元帥最倚重的心腹。大廈將傾之

際，他獨撐危局，暗聚舊部，定下捨功名、保

遺脈、隱太行、傳忠魂的死計，以一己之身留

於危城周旋，為逃亡者掙得一線生機。王剛為

軍中驍將，鐵騎縱橫，勇冠三軍，為護忠裔周

全，不惜自污名節，棄半生戰功，捨一世清

名，忍辱負重，只為換得一條能護佑孤弱的生

路。王保承父輩之志，溫厚篤實，一路扶老攜

幼，櫛風沐雨，將生死置之度外。

叔侄父子三人，一腔熱血、兩肩道義，踏夜

色、冒風霜，護着岳氏、張憲遺孤，晝伏夜

行，越黃河、渡險灘、入太行，千里奔徙，九

死一生。

那一夜，他們行至荒山深處。追兵的喊殺聲

隱約可聞，懷中幼童受驚啼哭，王剛一把將孩

子按進胸口，低聲道：「別怕，有叔在。」孩

子安靜下來，他的傷口卻裂得更深。月冷風

疾，他倚石稍歇，就着清輝翻開懷中宗譜——

血跡從指縫滴落，一滴，又一滴，落在泛黃紙

頁上，緩緩暈開，如一朵寒夜獨放的紅梅。他

不曾擦拭，只任由血色風乾，嵌入紙纖維，刻

進宗族骨血。

他轉頭望向懷中熟睡的孩子，對身旁王保輕

聲說：「這不是傷，是咱王家對忠義的叩首。

日後若有人問起，就告訴他們——這顏色，是

用命換來的。」

他們最終駐足於這片黃土原，只因這裏是羿

神故里，上古射日的勇烈之氣藏於山原，可護

一方生靈，可安一脈忠魂。

為避刀兵之禍，眾人隱姓埋名，相依為命。

王、張、秦三姓自此聚於一村，患難相守、血

脈相融，成了亂世裏最堅韌的依存；不遠處的

岳家寨，與岳底隔山相望，根脈相連，八百年

煙火不絕，化作太行深處一段不言自明的忠義

傳奇。

數十年顛沛流離，數十年隱忍蟄伏，太行黃

土終收容了這縷漂泊忠魂，村落漸成、煙火漸

起。族中長者念及岳氏忠烈，念及一路以命相

護的初心，將此地定名岳底，取「岳忠歸此，

安身立底」之意，一字千鈞、千年未改。

王剛一生未娶，無兒無女，將全部生命付與

護脈、守譜、傳家之事。彌留之際，他將染滿

血痕的宗譜交還王氏後人，字字沉如金石：護

好此譜、守好此心，王家的根不能斷，岳底的

魂不能丟。

一言成訓，世代相守。近千年歲月流轉，護

譜、守忠、傳家，早已不是一句祖訓，而是刻

入骨髓的宿命。

岳底的一文一武，亦由此生根。一文，是耕

讀傳家，以筆墨續文脈，以書香潤忠魂，讓教

化代代相承；一武，是羿神之勇、岳家軍之

氣，以鼓樂揚精神，以風骨立品格，尚武崇

文、忠義擔當，在黃土原上生生不息，歷久彌

新。

三
千年後的岳底，變了，又從未改變。

村莊還是那座村莊，鄉音未改，故土依舊。

只是窯院裏的閒談，不再只有收成與風雨，更

多了專業、理想、遠方與未來。書香漫過黃土

坡，如清泉潤地，讓古老的原上，多了溫潤，

多了清朗，多了向上的氣象。

風依舊從原頭吹過。它吹過羿神射日的上古

傳說，吹過岳家軍的烈烈忠魂，吹過父親批改

作業的窗櫺，吹過村小學新刷的圍牆。它帶着

黃土的醇厚、糧食的清香、書卷的淡香，還有

那穿越千年、從未消散的朱紅色。

這片土地的故事，藏在宗譜裏、飄在炊煙

裏、長在田壟裏，更刻在每一個岳底人的骨血

裏。它不該只停留於故土，更該走向更廣闊的

天地，被更多人看見、銘記。

前幾年，我回到長治投資回饋家鄉，心中便

已埋下一顆種子。此次歸鄉，目睹故土新生，

觸摸千年根脈，我忽然明白——先祖的血、父

親的墨，若能投影成這個時代能看見的光，那

該是怎樣的一幅圖景。

我想把老家的故事拍出來。羿射九日、精衛

填海、女媧補天、神農嘗百草的上古神話，還

有岳家的千年忠魂，岳底的書香新生。讓它們

從泛黃的宗譜裏走出來，從口口相傳的記憶裏

走出來，變成光影，變成畫面，被更多人看

見。

回到上海，我與兒子促膝長談。我捧出父親

託付的《王氏宗譜》，翻開泛黃扉頁。那些暗

紅印記仍在——有王剛將軍的血，有父親的紅

墨，更有千年間一代代先人，以生命與初心翻

閱時留下的溫度。

我給兒子講王剛千里護孤的故事、講寒夜染

血翻譜時那句「這不是傷」、講他爺爺一生的

堅守；講那遝四方來信、講染透指節的墨跡、

講炕櫃深處的調令、講那句「洗不掉就不洗」

的尋常話語。我告訴他，岳底是羿神故里，是

忠勇之地，王家承羿神之勇、岳家軍之忠、讀

書人之心，三者合一，方為家風。

他垂首靜聽，神色肅然，眼中已生敬畏與擔

當。

最後，我輕聲而堅定地說：「這是一件大

事，可能需要幾代人。我若未能完成，便由你

接續；你若未盡，便由子孫傳承。此事，必

成。」

他沒有應聲，只是從我手中輕輕接過宗譜。

指尖緩緩撫過扉頁上層層疊疊的暗紅，似在觸

摸一段段滾燙而沉默的歲月。而後，他靜靜俯

身，以食指指腹，在那道最深的印記上，輕輕

一按。

窗外是黃浦江兩岸的萬家燈火。他的指腹

上，什麼也沒有留下。

可他收回手指，看了很久很久。

那一刻我便知道——

岳底的魂，王家的根，會一直傳下去。

用血、用墨、用手指，用一代代人翻開下一

頁時，留下的一點顏色。

後記：

山河有痕，故土有魂。

千年一染，萬代留痕。

文脈永續，未來可期。

新春伊始，萬馬奔騰！

（作者為澳淶塢集團主席、華鼎獎創始人、

世界電影產業大會主席、中國文化與策劃領域

標杆人物。）

編按：岳底村坐落太行山間，是羿神射日傳說的故里。南宋年間，王氏先祖護送岳家軍遺孤千里奔徙，
輾轉落根於此，自此以耕讀傳家，將那份忠義悄悄藏進宗譜之中。作者返鄉，從父親那雙被紅墨染透的手
中接過那冊宗譜，每一頁都留有父親翻閱時沾下的紅印。歸來後，作者與兒子促膝長談，將跨越千年的忠
義家風代代相傳。

某些時候某些時候

某些時候，忽覺周遭一片迷茫

像一朵飄浮的雲

在浩渺的天際裏

追逐着斷了線的紙鳶，

碎了自己，散了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自己去了何方。直到

陽光升起，把路鑄成一塊巨大的鏡面

鏡光透亮，無所不至

照向

所有可能成為前行的方向

拾起文字

執拗執拗

我在綠漆斑駁的站牌下等車

忽然聽到你在呼喚我的小名，只見

陽光灑照的路面上

有樹葉的剪影

那是我們在操場上練習的簽名呀

——把筆畫拆解成鴿子起飛的形狀

橫的，豎的

這一筆，那一筆，

筆筆拍翼、向上，期望着

被風，或雲

帶去遠方

我在咖啡的醇厚中迷醉

忽然音盒拉扯生命倒帶

磁頭沙沙，傳出熟悉的歌

總是雨季，總是黃昏，詭異地

倒轉出相同的片段

半塊融化的橡皮

抽屜深處的蟬蛻

泛黃、並且皺脆的小紙條，還有我

始終沒能遞出的信箋，那地址

早在潮濕的歲月裏漫漶

每當磁帶轉到生命沉默的章節

總有細碎的磁粉無聲剝落，簌簌一地

現出的

仍是當年鴿子起飛的形狀

寂寂的，卻執拗地朝向遠方。

準備準備

你收集那麼多翅膀

只為了能夠到處飛翔

你測算風力、引力的影響

也是為了能夠到處飛翔

直到你認為所有的都準備好了

你卻清晰地看到

當所有的花果都向着陽光生長

影子卻

誠實地保持着自己的方向

你意識到

你仍有需要準備的事項。

解開解開

冰在血液中解凍，

你忽地輕盈無比

像柳絮飄於天空

自由自在，四處飛揚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

事。曾獲第二屆大灣區杯（深圳）網絡文學大

賽長篇小說歷史大獎，出版有長篇小說《雙城

故事》、中短篇小說集《重要的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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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時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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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

華

鷓鴣天鷓鴣天．．贈遠贈遠

偏憐靜女水都娃，明眸重瞼雪腮遮。白因素裹低頭摘，

紅勝林檎嬌態加。

同客旅，各天涯，漸行漸遠歲難賒。滬邊曾見中秋月，

霧裏今餘二月花。

編次詩詞賦二集編次詩詞賦二集，，賦此戲題賦此戲題

縱使寧馨百不能，舊詩上架肯徒增。

虛思翻作黃粱夢，戲語偏成殺彘曾。

自識墨丁為學匠，日供齋壁似山僧。

任他醬瓿新書覆，洗耳無聞愛與憎。

（作者號活水齋主人，著有詩詞賦集《活水彙草》。）

鷓鴣天．贈遠（外一首）
●黃偉豪

▲岳底的魂，王家的根，會一直傳下去。圖為明
代繪製的岳飛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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